











     
  一、四川灯戏的现状是声腔不是剧种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‘弹戏’”的判断(见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5 年 2 月出版的《成都大词典》
第 20 页) 。事实上，在移民高潮迭起的乾嘉时期，由于开荒置业及重建家
园的四川生存主体是土客错居、五方杂处、错用乡语、各尚其俗而被分称为西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北灯戏”的影响 大。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俗、庸俗而不雅了呢?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(四) 贵于创新。四川灯戏的剧目内容，不应简单地停留于不断“反映”
的层面，更应当体现在人生理想的执着  
  “追求”方面。这既是人类艺术发展的共同目标，又是四川灯戏的底蕴和
本质。因此在理论上，“贴近现实”不等于“反映现实”；“贴近生活”不等
于“反映生活”；“贴近群众”不等于“反映群众”。四川灯戏的形式，不应
拘泥于固有声腔音乐或传统表演技艺的重复，更应当体现在现代肢体动作语言
自由组合与灵活运用方面。也就是说，传统的艺术精神必须与现代的审美时尚
有机和谐地统一起来，才能够适应今天观众的审美需要。我们高兴的看到，川
北地区的《包公照镜子》、《赶隍会》、《郑桥买缸》、《灵牌迷》等一批灯
戏剧目，在内容与形式的探索与创新方面已经成功的迈出了可喜一步。这些剧
目十余年前在北京、上海等地演出，不仅广受群众欢迎，而且倍受同行专家、
学者的赞誉，为四川灯戏如何扬长避短而开拓创新方面提供了值得认真总结的
有益经验。遗憾的是，这种在继承基础上的改革与创新，由于人们的观念滞后
兼以人力、财力的匮乏，并没有坚持下来的环境与条件。  
  事在人为，艺术也是人为。因而我相信，在国力日渐增强而党和政府日益
重视和强调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今天，四川灯戏一定能顺利走过隆冬而迎来和
煦的春日。让我们携手共同努力吧! 
 
